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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5 年 4 月 4 日下午 14：00
地点：上海思南公馆“思南文学之家”

城市的“鬼魂”与“幽灵”

罗岗：我们认识李欧梵先生差不多有二十多

年了，那时还在读研究生。李先生第一次来华东师

大还引起了一点风波，本来要发表演讲，最后却没

有演讲，个中曲折，李先生的书中也有交代，感兴

趣的可以找他的书来看。那时候李先生来上海，最

感兴趣的就是这座城市背后的故事，有一次我和

文尖去虹桥机场接他，在车上一路过来，李先生看

到上海正在经历“三年大变样”式的“巨变”，他觉

得一方面上海的城市面貌变化非常快，另一方面

上海的历史可能要在“巨变”中丢失了。于是，李先

生说要给上海“招魂”，因为上海的每一个地方都

似乎有幽灵，有故事，他想招回来。那时李先生正

在准备写《上海摩登》。这本书不仅仅在上海研究

———关于“都市与文化”的一次对话

李欧梵 罗 岗 倪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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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沪港双城记”

重返“沪港双城记”
———关于“都市与文化”的一次对话 / 李欧梵 罗 岗 倪文尖

【摘要】《上海摩登》从 1999 年出版的英文版，到 2000 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再到 2001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至今差不多有十五、六年的历史。毫无疑问，这本书

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都非常大，我们完全可以从学术史、研究史的角度来讨论这本书，但从

个人的感受来谈《上海摩登》，也许更能触摸到被学术史或研究史忽略的某些更鲜活的记忆。

童老师所谓的“千字文”
———《木铎千里 童心永在———童庆炳先生追思录》后记 / 赵 勇

【摘要】“木铎千里”用之于童老师，我觉得他是担得起这一称谓的，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首

先，在所有的身份中，童老师把“教师”看得最重；在所有的活动中，他又把“上课”看得最为神圣，

最是幸福。“夫童心者，真心也。”或“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在专业领域，童老

师曾对“童心说”做过详细解读；在现实世界，“童心说”所论则是童老师追求的境界，也该是他人

格魅力的重要支点。这个书名朴实无华，又义涵丰富，实在是太好了。

美与爱浓缩的清明上河图

———读斯特林堡《海姆素岛居民》/ 阎连科

【摘要】 读的是《海姆素岛居民》，留存永远的是“海姆素岛上的居民们”。渴望着那样的生

活；渴望着那样的文学；也渴望有一天可以返回那样已经被我们忘记的实实在在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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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新文化史研究中，都是一部典范性的作品，

李先生为这本书做了多年的准备，我还陪李先生

去过上海城市历史纪念馆收集资料。如果说 1990
年代开始，李先生是有意识地为这本书收集资料

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无形地、无意识地为《上海摩

登》的写作做准备早就开始了，等一会儿可以请李

先生自己讲讲他是怎样来上海复旦大学，与贾植

芳先生，特别是与施蛰存先生相遇的故事……这

些故事都和《上海摩登》有关。这本 1999 年哈佛大

学出的英文版，李先生其实酝酿了多年，最终结出

硕果。
在和李先生接触的过程中，我个人从他那儿

也受到很多的教益。当时我们读的是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思路基本上还限制在文学和文学史的范

畴内，听李先生谈《上海摩登》的研究构想，我们才

体会文学可以和文学以外更广泛的领域联系起

来，譬如城市研究、文化研究等方面就是这样进入

到我们的视野中。
《上海摩登》从 1999 年出版的英文版，到 2000

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再到 2001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大陆简体字版，至今差不多

有十五六年的历史。毫无疑问，这本书在海内外学

术界的影响力都非常大，我们完全可以从学术史、
研究史的角度来讨论这本书，但我想，从个人的感

受来谈《上海摩登》，也许更能触摸到被学术史或

研究史忽略的某些更鲜活的记忆。
李欧梵：罗岗讲的故事很多我自己都忘了，所

以我担心上海会遗忘自己的过去。我自己的过去

就遗忘了很多，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上海，我觉得

以前研究的上海和以前和罗岗、文尖两位见面，还

有和王晓明老师见面，那段时光都像梦一样的。从

梦里面醒来，发现这是一个新的上海，一个新的国

际大都市。
《上海摩登》写完之后虽然很多人看了，但是

我完全不管。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在上海很多年轻

人都在看，不少读者还是“小资”，不光是大学生。
感谢各位上海同行，在上课的时候也用这本书做

教材、做参考书。不过说实话，我记得当时写的时

候，根本没有想到这本书会有什么影响，我为什么

这么写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以前念外文系，所

以我想找到中国艺术上、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源泉。
当时听说有一位“新感觉派”的大师施蜇存先生住

在上海，我就想去拜访他。在上海见过施先生好几

次，然后开始收集资料，研究扩展到刘呐鸥、穆时

英这些人，一头栽到两个地方，一个是上海图书

馆，一个是上海作协图书馆。我在作协的时候认识

很多人，现在很多当年的朋友都去世了。现在回想

起来我才发现，其实我也是迷迷糊糊从文学研究

进入到都市文化研究。据我所知，在八十年代初

期，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都市文化研究。
我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因为我发现研究新感

觉派也好现代主义也好，它和现代都市和都市文

化是分不开的，当时我回顾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研

究，感觉到这段文学史的基调好像是以农村为主、
以革命为主、以社会改革为主，可是我觉得上海有

一点独特性，至少我的书是这么写的，这就是所谓

“上海摩登”。我心目中的“摩登上海”———连“摩登”
这个词都是上海人翻译过来的———代表了一种独

特的、有国际视野的大都市文化，我认为到现在还

是这样。所以这次来，一方面回顾这本书的不足，

一方面来跟各位讨论一下，我对于现在上海的理

解是怎么样。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私人意愿，不知

道为什么，我本来想跟我太太到欧洲去玩，刚好碰

到威尼斯大学建筑系开一个会，是专门讨论上海

的，主题叫“一个城市的反省”，每年以不同的城市

来反省，这年的主题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反省，让我

去做一个主题演讲。我想我到 70 岁，大家都不让

我写论文了，让我做一个主题演讲就可以了，主题

演讲有一个好处，不必写论文，随便吹牛，吹完就

走。我怎么写？就指定一个题目，现在的上海和三

十年之前的上海发展有什么不同。这个题目应该

是上海的朋友来为我来讲的，因为我没有资格代

表上海，我又不是上海人。我因为研究上海才和上

海包括上海学界结缘的。所以怎么样切入这个问

题，是我很关心的。
《上海摩登》最后一章提到，一个偶然的机会，

外滩的汇丰银行大厦要重新装修，在粉饰墙壁时

将原来表面的涂层铲去，发现下面隐藏着一幅很

大的壁画，上面绘有伦敦、也有上海。原来上海有

这么辉煌的历史。我看了非常高兴，我说上海总算

发现过去的历史了：这个历史是在我 1981 年左右

来上海的时候，慢慢才被发现的；这个历史是国际

性的历史，不是城隍庙的老上海，写怎么从扬州变

到上海后来就有国外的教授写了，有伯克莱的几

李欧梵 罗 岗 倪文尖·重返“沪港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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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授，都开始研究上海，还有上海的社会科学院

和上海的各位同行也开始不约而同地关注上海的

文化文学。
我年龄大了，知识也落后了，这本书真的有点

过时了，我也没有心情再改写，就只把这本书当成

一种半过时的文本，做一个批判性的阅读和研究

吧。书里面我发现有很多欠缺，最大的一个欠缺，

我当时就知道是建筑，可不知道从何着手。我现在

对建筑非常着迷，我认识一位建筑师朋友，每次来

都找他带我去看。我研究都市文化时，只知道重绘

上海的地图，怎么把上海当时的文化展示出来，并

没有想到时间和空间关系，没有写视觉和建筑的

关系。一个大城市的规划有时是偶然产生的，我没

有考虑到文化的底蕴和都市的建筑之间，更没有

思考到发展主义和原来的历史文化之间的矛盾。
这些问题后来都变成全世界———当然也包括中

国———研究都市文化的主要题目。21 世纪挂帅的

已经不是我们当年那种老式文化史的做法，而是

建筑史理论。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从同济大学来的？

同济大学几位老师和学生，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大

的贡献。上海在西方的眼光里，真的变成了“执牛

耳”、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大都市，不管你喜欢还

是不喜欢，很多人都到上海来。
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城市面貌、潜在力量

和文化资源，甚至在全球资本主义影响下，它在世

界上所扮演的角色，都变成全世界研究建筑、研究

文化史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但这些大问题已经不

属于我的。当时我来上海时，觉得上海是属于我

的，在美国没有人研究上海的文化，他们都在研究

这座城市的其他的方面，如有人研究上海的烟草

公司，也有人研究上海的金融，还有人研究上海的

警察……可是对于当时上海的文化，没有人问这

样的问题：大光明戏院在哪里？国际饭店有多少层

楼？我还问过，你如果在大光明看电影，楼上楼下

的票价多少……当时这些都市文化、消费和文学

作品的互动问题，几乎没有人关心，现在这些问题

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不知道有多少研究上海文学

的人把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
另外一个我非常关心的问题，今天已经没有

办法完全解决了，这也是罗岗很在行的，就是视觉

文化。上个学期我和以前的一个学生张历君在香

港合开一门课《书写文化和视觉文化》，上课时我

说糟糕了，《上海摩登》里面又缺了一样，那就是视

觉和建筑的关系，这个没有讲，只在一章里面讲了

上海的电影和上海的观众。现在大家如果再看一

看上海，也可以发现建筑与视觉的关系，这种关系

也和我个人的经验有关。我第一次到上海，住在锦

江饭店，第二天到巴金先生家里拜访他，之后就一

直住在锦江饭店，没事一个人摇晃着，从锦江饭店

一路走到外滩，当时感觉上海笼罩在一个没有灯

的世界里，古旧的建筑里有鬼影、有阴影，还有情

侣的倩影不断闪现———当时情侣没有地方去，我

一路上看到不少情侣的影子躲在大柱子后面讲

话———一路走到外滩，外滩也没有多少人。感觉整

个城市就像是一个鬼城，我开始觉得自己对这座

城市着了迷，正是因为有那种“鬼影”和“幽灵”，所

以我也像“幽灵”一样转来转去就转入了这座城市

中。一个有文化的都市你会时时感受到历史的幽

灵，即使它变成了一个新的城市，也可以借助“幽

灵”和“鬼魂”的重返，把它的历史重新创造出来，

拍电影是一种创造，做研究何尝不是另一种创造？

目的都是为了重新建立、重新创制、重新展示一个

不一样的、被人们长期忽略的上海。当上海作为一

种历史的资源可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时，我就开始

着了魔。
我基本上是这么一路写下来，现在发现上海

变成一个光辉灿烂的城市，虽然到了虹桥机场飞

机降落时，发现光线不够亮，至少没有香港那么

亮，但晚上也是五光十色。现在上海的夜晚交织着

各种灯光，各种媒介、各种多元性视觉文化的影响

都呈现出来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

题：我发现上海在灯光灿烂之下还保留了很多老

建筑。有些灯光是经过特别设计，我晚上去看时，

这个楼是什么楼？字虽然看不清楚，但表明历史建

筑都保留下来了，都注明了是哪一年盖的，比如说

外白渡桥是 1907 年修建的，英国领事馆又是哪一

年建造的，都有历史。这就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

以前的鬼魂似乎少了，但建筑物作为实体还在那

儿，每一个建筑物都统治着附近的空间，那些道路

是因为建筑物而存在。昨天我的那位建筑师朋友

带我和我太太去看圆明园路，外滩源那里，我才第

一次听到，原来有这么一个新的规划叫“洛克外滩

源”。这个故事本身就不讲了，你们都知道。每一个

建筑物在微雨的早上看上去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2016/01·文艺争鸣·随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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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少，和八十年代初我来上海的景象很类似，好

像进入到历史的迷宫里面，表面上看非常豪华，进

去消费都是我们付不起的，但进到里面的感受，还

似乎是人和历史在交谈。
这是在上海独有的感觉，这种感觉———很不

好意思说———在香港几乎完全消失了。我非常喜

欢香港，可是我想捕捉上海式的感觉，香港却没

有。在香港，旧的东西几乎全部拆掉了，我对新一

代大楼没有什么兴趣，也许是个人的偏见，我相当

讨厌金茂大厦，曾经在一个学术讨论上专门批评

金茂大厦，批评得体无完肤，当然会有人不同意。
但这里面确实牵涉到一个品位的问题，我常常问

自己，为什么我追求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做这种对

比？归结起来一个问题，一个城市如果有文化底蕴

的话，这个文化底蕴是什么？在急剧发展的全球化

社会里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什么叫作全球化都市？

现在大家都在理论上大谈全球化问题，那么上海

和当时壁画上几个国际大城市进行比较的话，上

海的城市特色是什么？也有人说我现在不应该问

这些问题了，因为有种建筑理论人文，将来急剧发

展的都市，城市面貌上都差不多，建筑也没有什么

区别。有些建筑师甚至认为 21 世纪的超级现代建

筑就是地标式的，非常雄伟，非常独特，就像 CCTV
大楼那样，以此作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了。我现在根

本不知道未来的建筑文化是什么？这种超级城市

和超级建筑现象是不是值得大家讨论的？或者反

过来说有的城市乱七八糟，可里面充满了文化的

底蕴，充满了“鬼影”式文化，我第一次到伊斯坦布

尔就是这样的感受，当地人介绍这是当年东罗马

帝国的什么什么东西，那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

什么什么东西，讲得头头是道。我有几十年没有去

伊斯坦布尔了，不知道了现在怎样，也可能和上海

一样，也可能不一样。
全球化进程中都市营造和发展各有不同的类

型，上海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到威尼斯

时，他们一定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也希望他们请到

上海同行去，这样就可以让上海的同行解答，我就

不回答了。我在威尼斯的演讲，想把上海的历史文

化和威尼斯、维也纳和布拉格这三座我最喜欢的

城市———伦敦、纽约也不提了，有很多人做研

究———或者用什么办法再加上香港，一共五个城

市，来做一个比较，这是我一个基本构思，算是对

《上海摩登》的反思与总结。

二、《上海摩登》：前生与今世，正面和反面

倪文尖：李先生 70 岁，大家都看不出来，讲得

非常有意思，我还有点跟不上你的思路，讲到很先

进的建筑理论，讲到上海这些年新的变化……你

不仅仅向我们，也是向诸位上海的读者提出一个

有趣的问题，一个关于上海多样的“时间”的问题：

既有今天的上海，又有你 1981 年第一次来的差不

多三十多前的上海，还有你提到的上海的建筑差

不多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你的《上海摩登》这

本书英文版、中文版出版也快二十年了……在这

样一个特别突出了建筑的重要性时间坐标里，如

何来理解上海？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想先还是拉回

到第一次见你，那是在 1986 年，你已经完成了《铁

屋中的呐喊》，在华东师大讲鲁迅，我当时读大二。
后来和李先生熟悉起来，你说可能有一个比做鲁

迅还有意思的研究，就是指《上海摩登》吧？你还记

得吗？那时也有一个时间坐标，就是《张爱玲散文

全编》刚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我把这本书送

给你，你又把《铁屋中的呐喊》送给我。
那时的上海研究，也不是完全没有，但确实很

少从新文化史的维度上来研究上海。我想您写《上

海摩登》时可能也没有预测到，这本学术书也会成

为“小资读本”。如果要评选一本最近 20 年能够在

大众阅读和学术界都有非常大影响的书籍，《上海

摩登》可以说当之无愧。而且我也很坦率地讲，罗

岗一上来开场白讲得很客气，我也说句实话，假如

平时李先生不在场，罗岗会说这本书无论对普通

读者，还是对学术界，有正反面的影响。所以这本

书本身也具有史料性，成了理解“上海”的一种“症

候”，一个“事件”和重要的“时间点”。
虽然有那么多的时间点，我们还是先回到你

跟施蛰存先生的接触，那个时候还没有想以现在

这个方式来写《上海摩登》；再往回，大概我感觉是

1990 年代中期，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您的上海经

验、对当时上海的判断等等一些因素，慢慢形成这

书的基本立意。
李欧梵：我很想知道反面意见，如果你们不好

意思讲，我可以自己先提反面意见。
讲到施先生，他对我的影响怎么说呢？施先生

李欧梵 罗 岗 倪文尖·重返“沪港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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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我们都知道，譬如《将军底头》，夏志清先生

的“小说史”里面提到的，但我当时读了以后，觉得

施先生的写法不止如此，而且也不像刘呐鸥等新

感觉派那样。所以我见到施先生，首先就问他，你

对现代主义有什么看法？他说当时不用这个词，我

说你编了“现代杂志”不是用“现代”这个词吗？他

说你看我用的是法文，是“当代”的意思。我就跟他

谈了半天，他提出一个口号，现在变成一个很流行

的口号，就是当时他重视是“先锋派”。所以从这里

看，我在施先生那里学到，就是他和“现实主义”分
歧最大的地方在于他所谓的“先锋派”，一方面是

走在时代的前面，另一方面要用一种文字的魔力

来创造、展现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和原来的现实是

有距离的，而这个“距离”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大

有讲究的。为了说明这个“距离”的重要性，施先生

当时讲了很多，包括举了西洋绘画的例子，我一开

始也不懂，后来听他讲了毕加索，讲了许多艺术批

评，讲了更多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我起初以

为他关注的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如海明威这样

的西方“现代主义”，其实不是，他喜爱的是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的维也纳的现代主义，特别是他翻译

的施尼茨勒，他是第一位告诉我，欧洲现代主义的

真正发源者是施尼茨勒，他至今依然还有影响。当

我研究维也纳现代主义时，发现不懂德文不行，所

以我学了点德文，至少懂几个字之后我才可以知

道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后来施先生的西文藏书散出来了，我买了十

几本，里面有的是英文，有的是德文，有的是法文，

施先生懂法文，他翻译则大部分从英文书来的，他

德文书也买，可是他不大懂德文，鲁迅懂德文。从

这儿我发现，原来当时上海的许多作家，都像施先

生那样，懂法文，懂英文，显示了当时文学环境的

国际性。施先生打开我的眼界，可是我迷迷糊糊只

知道问他小说，小说在当时中国也有“现实主义”
和“非现实主义”之分，施先生很有趣，我问他的问

题，他会反问我你怎么问这个问题。我说你的《魔

道》写得最精彩了，他说《魔道》是最受批评的小

说，你为什么问这个。我说《魔道》之后的写实主义

小说也还不错，恭维了几句，并没有多说。他说现

在国内研究我的小说的问题，就是只讲我后期写

的那些东西。《魔道》以后，或者说《梅雨之夕》《在

巴黎大戏院》之后的小说。我说我不是这么看的，

给学生讲施先生，他们也喜欢我讲《魔道》，这样

《魔道》本身就有意义了。
我最近到上海交通大学，就讲了施先生，讲了

自己对施先生的了解。施先生在国内是唐诗专家，

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可是当时他对欧洲的现

代主义文学、艺术和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的

想象，但他一生不得志，这方面的抱负以后没有发

展出来。我一直想为他写一篇纪念文章，可现在写

不出来了，我恨不得当时把他散出的书都买过来，

我当时买了十几本，现在都存在苏州大学图书馆。
我应该把他看的书都浏览一下，看一下当时现代

主义文人都读什么书，这个对我的研究来讲很重

要。我对于技巧上的研究好像写得比较少了，大概

我还是比较喜欢做文化史研究。现在研究新感觉

派是一种时髦，有不少新书出来了，我就说我可以

不做了。
我讲这些也不知道合不合适，《上海摩登》怎

么开头，如何结尾，我们好像在表演一种断代史，

他们抓到的时刻与我的时刻不太一样，我是讲将

来，你们是讲过去：一个是 80 年代中，一个是 90 年

代中。没想到我又因为施先生的原因回到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也许我们可以玩这种时间的游戏，

现在的历史做法不就是把不同的人摆在一起，放

在一个当下的平台来谈论吗？

罗岗：对于《上海摩登》，文尖特别强调有正反

两面的影响。李先生这本书在学术上的典范意义，

也不是所有人都很赞成的，但应该会承认，后面研

究的很多观点都是从这里引申出来。李先生一直

说这本书里面有不少错误，也有很多问题没有研

究。不过，只要认真读了《上海摩登》就会发现，1990
年代之后美国学术界所谓“新文化史”的转向，在

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带动了上海研究的

文化转型，后来者都受惠于这一转型，甚至将“上

海摩登”这一命题延续到当代史的研究中：加州伯

克莱的叶文心写了《上海繁华》，这本书的名字就

像是向你致敬；《上海摩登》讨论启蒙运动的生意

和上海印刷现代性的问题，芮哲非的《谷腾堡在上

海》专门研究上海的印刷资本主义，刚刚翻译成中

文；还有上海的电影院，傅葆石就写了《双城故事》
更全面讨论以“上海电影”为核心的都市流行文化

……由此可见，后面许多的研究，只是把你提出来

的问题加以具体化，或者指出你应该研究而没有

2016/01·文艺争鸣·随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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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问题———譬如卢汉超写的《霓虹灯外》，论

述上海小市民乃至穷人的日常生活，书名就表露

了在“上海摩登”影响下的“焦虑”———这些实际上

说明了你研究的典范意义，只不过“典范”不是穷

尽了所有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要把你提出来的研

究范式进一步推进，不能简单地沿着你的路一直

走下去，而是可能要和你辩论，甚至指出你的盲点

在什么地方。包括刚才讲到建筑的问题，可能就是

你的盲点。我很早以前就带着我的学生们一起读

《上海摩登》，为了读懂《上海摩登》，我给大家推荐

另外一本书———据所我知，李先生也很喜欢这本

书———那就是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休斯

克不是文学研究专家，但这本书的重点研究了 19
世纪末的维也纳现代主义，他的专业是城市史，建

筑与城市规划更是这本著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世纪末的维也纳》相比，李先生关注的重

点是文化问题，就像《上海摩登》的副标题那样：一

种新的都市文化在 1930 年代的兴起；休斯克的立

场要比你更激进，比你更关注政治。因为 19 世纪

末期的维也纳现代主义和 19 世纪末期欧洲的政

治斗争———既包括资产阶级革命，也涵盖了社会

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

以“世纪末的维也纳”必然包括某种“政治”与“文

化”的错综。同样，1930 年代的上海不仅面临着新

的都市文化的兴起，也需要面对 1920 年代末期由

于“大革命”失败而转化出来新的政治。因此，怎样

把《上海摩登》描绘的图景进一步打开，将一种新

的政治文化叠加到都市文化中去，想必会产生相

当惊人的效果。
我觉得，这种新政治不一定要局限在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上海武装工人起义等等政治大事件

上，“新政治”其实可以有更多的面相，譬如《上海

摩登》特别重视“法租界”在上海文化中的作用，从

曾朴父子的真善美书店，一直到震旦大学的法文

系，包括施先生也一直在这个“法语圈”的脉络。但

法租界的这种文化状况和法租界的政治之间是否

有某种关系呢？《上海摩登》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上

海有一位叫小白的作家，写了一本题为《租界》的

小说，这本小说为理解法租界的政治提供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视角，那就是上海法租界的殖民治理，

与法国在亚洲的整个殖民体系之间是一种怎样的

关系？譬如上海法租界的警察制度与法国在安南

建立起来的警察体系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小白利

用自己强大的语言能力，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

再加上小说家的虚构，通过塑造一个原来在安南

执勤的法国警官又到上海继续办案，展示出这套

复杂、精致同时又可能不接地气的殖民治理和治

安体系。将治理方式和文化状态联系起来看，上海

的法租界自然也不是完全“去政治化”的。这种“政

治”与“文化”的叠加，并非简单地处理“左翼”的问

题———尽管左翼问题依然是上海新的政治文化中

最重要的方面———而是和之前谈到建筑的问题，

再加上法律的问题、治安的问题等等，共同推进

“新文化史”的研究，克服这一研究途径有时过于

依赖文化，忽略政治的毛病。
李欧梵：幸亏你提醒我了！我不是不知道这个

问题，记得多年前在纽约大学演讲，他们也问我同

样的问题。我说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讲穷人。他们说

不是，你可以讲布尔乔亚的本身，但讲布尔乔亚可

能是“去政治化的”，也可能有“政治性”，这儿有不

同的两种趋向。大卫·哈唯研究 19 世纪的巴黎，整

个出发点是布尔乔亚的资本主义，但他自己的立

场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我研究上海的“小资”，上海

的文化，并不表明我一定赞成这种文化，但我的确

没有把文化背后的某一种政治矛盾性带出来，我

自己对这种文化的不满意，其实可以在书的结论

中表达出来，可惜我当时的功力只能停留在文本

的对照和比较上。
日本作家横光利一的《上海》写得非常好，我

后来在香港教书时把这本小说和马尔罗的《人的

状况》进行比较，仔细研究马尔罗的文本，发现这

个作家也了不起，他没有到过上海，但《人的状况》
把蒋介石清党时代的上海共产党和共产革命英雄

化了，书中对时空细节的掌握，以及人作为城市革

命分子感受到的那种虚无性，直接放在欧洲文学

传统中。我现在的研究兴趣反而在做平衡式的、世
界文学的比较，虽然我对文化有兴趣，但心里还是

喜欢文学。从马尔罗的小说可以看出来，与上海同

一时期 1930 年代，全欧洲不得了，全部是左翼的。
欧洲从一路数下来，从苏格兰一直到意大利，重要

的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都是左翼的。现在看来，

“左翼”这个名词需要重新界定，当时“左翼”的力

量源泉正是基于都市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和文化危机的不满，以及对为了克服上述危

李欧梵 罗 岗 倪文尖·重返“沪港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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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国家迅速法西斯化的抗争。当时左翼的作家、艺
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往往觉得他们的家是世界性

的，所以才会发展出也影响到中国的“世界语”运
动。我自己最近在香港推动一个小小的研究计划，

叫作“左翼国际主义”，就是指这样的一种运动状

态。这个运动的中心在莫斯科，当时莫斯科派了很

多革命者去发动或支持各国的左翼运动，这些革

命者很多都是文化人，与作家也有交往，深懂现代

主义，精通几国语言，内心却充满革命的热情。在

他们身上，一方面体现的是民族主义的苏联，一方

面则表现了左翼的国际主义，两者的结合在世界

各地都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上海左翼的那一段

没有写进《上海摩登》，有点遗憾。当时太拘泥于新

感觉派作家了，其实不应该花这么多笔墨一个一

个介绍。我觉得刘呐鸥电影评论写得不错，但小说

并不见得那么成功，这个观点在台湾引起很大的

争论，因为台湾文学研究界认为刘呐鸥似乎是神

一样的，什么都好。我说他的软性电影评论比小说

写得好得多，小说并不值得太过重视，这个说法引

起台湾很多人的不满。仔细来看，我也许应该把我

的坐标整个改一下，当然也是受制于当时对某些

文化理论的掌握。现在反而觉得可以怎样把它变

成一种“另类”的立场，来重新批评殖民主义文化，

如果今天都市文化面临全球化的境遇，那么 1930
年代的都市文化也面临着另一种全球化，由殖民

主义带来的全球化。如何比较深入地评判这种殖

民主义影响下的都市文化的好坏，我的功力恐怕

还做不到，这需要阅读大量的档案资料。我指导过

一位香港大学建筑系的女学者，她现在在同济教

书。她描述上海的英租界是怎么建造出来的，当时

各种势力在较量———英国商人、英国领事馆、清政

府、上海的地方势力等等参与到较量过程中———
慢慢地争论、斗争、妥协出来了后来租界的模样，

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却造就了地标性的建筑。假如

拿上海和英国殖民地孟买来比较一下，为什么孟

买的建筑模式都是殖民式的，而上海英租界的却

不完全是？我当时对这位女学者的论文就只提了

一句，没有讲是什么。和英租界不同，法租界更好

玩了，进行文化殖民，安南的歌剧院完全是法国式

的，咖啡店也完全是法国式，上海法租界的地名也

完全法国化了，我想问问各位，思南路这个名字的

来源是什么？我昨天见了一位吴教授，他听说我要

来思南公馆参加读书会，马上告诉我思南路的名

字来源于法国作曲家马斯南。霞飞路的“霞飞”是
一位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路，那就

不用多说了，当然是指贝当元帅……可以说上海

是进行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风水宝

地”，但后殖民主义研究必须真正进入到殖民主义

的历史中去，而不是坐在那里用某一种理论批判

这个，颠覆那个，需要掌握和阅读大量的材料。
上海英租界和法租界都保存了大量的档案资

料，更不要说上海还有大量的外国游客，很多名人

都到过上海，譬如海明威和他的第三任妻子著名

的战地记者玛莎·盖尔霍恩来过上海，还有艾米

丽·哈恩（Emily·Hahn），也就是项美丽，嫁给了邵

洵美，他们都留下许多关于上海的回忆录，犹太人

来上海避难，也留下了不少相当珍贵的记录，还有

白俄、朝鲜人、日本人，都到上海，不少人都记下了

他们对上海的观感……当然，掌握这些材料需要

比较强的外语的能力。这些外国人眼中的“魔都”
上海，是“半殖民”的或者类似“殖民”的情调，还是

“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它在殖民主义全球化

中代表了一种怎样的都市文化？这种现象和问题

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是我太老了，没有精

力了，只能请各位年轻朋友继续研究下去，我把球

抛给了你们。

三、沪港双城记：夹在世界之间的城市

倪文尖：李先生还是厉害，我们抛球给他，他

一下子又抛回给我们，抛得非常精彩！但我先不接

这个抛来的球，而是想换个话题。《上海摩登》的结

论讨论的是“上海的世界主义”，在这个结论中有

一个话题在座朋友们都很关心，我想普通读者也

会关心，那就是上海香港的“双城记”。在《上海摩

登》刚出版的那个时候，谈香港和上海的“双城记”
当然需要顾及当时的语境，但随着这么多年过去

了，现在上海和香港的位置都有了一些微妙的变

化，我知道你这几年一直生活、工作在香港，你很

喜欢上海，也很喜欢香港，我不会问你更喜欢哪

里，而是要问现在假如让你接着《上海摩登》的“世

界主义”的视角，再来谈谈香港和上海的“双城

记”，你会有一些怎样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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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也许我们可以用文尖这个题目把各

位带到当代上海，我很想听听大家对当代上海的

看法。我曾经和哈佛大学出版社签了约，要写当代

的上海和香港，也许是一本新的“双城记”。结果我

只写了一本关于当代香港的书，但这本书在香港

没有人看，在美国却有很多人看，为什么？因为这

本书是用英文写的。之所以用英文写，则是由于

2008 年中国北京主办奥运会，许多美国游客去北

京看奥运要经过香港，所以哈佛大学出版社说给

你五千块美金稿费，让你写一本专门给高级知识

分子或有钱人看的香港导游书。我说我这一辈子

没有一次拿过五千美金的稿费，很好，马上写，两

个月写出来了，关于香港的导游书，我想中文书名

可以叫《我的香港》，英文书名是出版社订的，City
Between Worlds，翻译成中文，就是“夹在各种世界

之间的城市”。我规规矩矩地按照导游书来写，从

中环开始走，然后到湾仔，再到铜锣湾，到九龙，最

后到新界，每一章都讲这些地方背后的历史；有一

章专门讲山顶，我借此批判了香港殖民主义的历

史，一直批判到苏丝黄，我想通过导游书的方式对

殖民主义文化进行批评，也挺有意思的。
City Between Worlds 大概是 2006 年到 2007

年出版的，距离现在又过时了。有一位朋友———作

家董启章的太太黄念欣———帮我把这书翻译成中

文，可是她太忙了，我也不好意思催她，现在还没

有翻译出来，不过即使翻译出来也过时了。不是我

的书写得不好，而是书中所写的那些地方正在或

已经从香港消失了，譬如书中说从中环地铁站第

一号出口出来，一出来就是皇后大戏院，但如今没

有皇后大戏院了，整个地方都消失了，本来意义上

的“disappear”不只是“消失”的意思，可现在的确变

成这个意思。当时的香港正在消失，剩下的是什么

呢？草根香港！不是商场，是卖菜的市场，我和我老

婆常常去，当年长大的地方，那些市井街市，不是

九龙塘，而是像九龙城那样原来“三不管”的地方，

这种原来可以抽鸦片的地方也没有了，剩下一个

表面上非常漂亮的一个公园也没有什么人去。可

是到公园去看看那些石头就会想到———老年人都

知道———当时可以去那里看人家怎么拔牙齿、抽
鸦片，整个都市回忆需要依靠最底层的人们来保

存和延续，这些人聚集在哪里？在九龙，新移民则

在新界。和九龙、新界形成对比的，是中环那一带

聚集了大量的所谓“ABC”，亚裔，在美国或欧洲受

了教育，回到香港做金融；还有一些世界各地来的

外国人———包括美国人———在那里开小店，有点

类似上海的地方，不过规模很小，因为整个香港太

小了。
香港这个城市变了。如果用建筑来作为回忆

的载体，我会问哪一个建筑可以引起我对老香港

的记忆呢？几乎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教堂，连原来

山顶上总督住的屋子也拆了；全部是新的，新的也

好，能给我看一些有特色的、有文化指涉性的建筑

吗？很可惜，没有！建筑都是一模一样的，香港两个

最大的建筑，一个是国际金融中心（IFC），还有一

个是西九龙将要出现的“环球贸易中心”，两个高

高在上的大楼，我看了非常倒胃口，完全是一种金

融世界的图腾。香港花了十年时间准备，现在只剩

下一个公园而已，就是西九龙的文化区。我认为最

好的计划，真的把香港文化潜力带进去的是库哈

斯的计划，可惜被否决掉了。现在规划的是一个最

无聊的计划，就是诺曼·福斯特(Norman Forster)的
设计，有人说香港应该叫 Foster Town，从香港机场

到汇丰银行，香港的主要建筑都是诺曼·福斯特设

计的。在这样的状况下，香港草根文化成了保存集

体记忆的里面另一个世界，有时候会爆发出来，虽

然爆发的力量不一样，却可能变成香港人最基本

的文化认同，变成香港年轻人认同的某种“亚文

化”，譬如网上流传的某一种歌曲，某一种流行语，

本来使用的是底下阶层的语言，现在却变成了年

轻人的网络语言。香港人讲不好英文，牛津口音的

英文几乎没有人讲，可以说整个香港都普罗化了。
如果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回忆香港的过去，他可能

会发现连俱乐部的品位都变低下了。有一次我到

香港的一个高级俱乐部参加婚礼，五分钟就忍不

住了，那是一个高官儿子的婚礼，我发现那些人全

部不学无术，每个人都赚了几千万，每个人英文都

不错，但我说什么文学，他们都不懂，我跟他们混

干什么？说实话，我在香港高官面前，不管你是什

么党，马上架子就摆出来。因为他们太没文化了。
你说香港没有文化？有，确实有！它的文化真

的在于那种多元性和复杂性。任何一个你以为你

知道的东西，有人会知道的比你更多，就有这样的

少数人。我有几个听马勒音乐的同好，是在银行做

事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知道的马勒比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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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倍，每个人家里关于马勒的唱片多达几百

张，甚至几千张，他们在世界各地订购马勒的音

乐。你跟他谈马勒，他会说第六交响曲第二乐章，

哪个人哪个版用的什么板，谁用的是慢板，谁用的

maestoso（庄严的），都清清楚楚，如数家珍。我时常

向他们请教各种各样的怪问题。所以说香港的文

化处于极为复杂的、嘈杂的状态，充满了生机和活

力，不可能有一个主题、主体或主旋律，现在大家

对主旋律完全没有兴趣，不管是民族主义还是殖

民主义。这或许代表香港文化的另外一种意义。
所以我常说香港的弱点正是它的优点，香港

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是传统的，华人世界中，只有香

港从 19 世纪一直到现在全部是移民过来，最多是

商人，香港文化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商人文化，可香

港的商人缺少了譬如扬州盐商的那种文化。我最

近到扬州看了很多当时盐商的宅子，很有文化，譬

如一个园子里有石涛设计的山水在里面。你难以

想象香港商人会追求这种高雅文化。正因为香港

好像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文化，成

为一个开放的城市，虽然最近闹了很多事，但本来

是开放的城市，因为开放，香港的未来没有办法马

上确定下来。
我观察上海，不知道观察得对不对，还想听听

各位的想法。香港已经承认自己被上海比下去了，

香港只有一样上海还没有完全赶上，不过我看很

快就会赶上了，那就是股票，不过最近大陆的股票

大涨，将来股票大王国还是在上海。香港要比的

话，潜力在哪里？除了刚刚讲的草根文化，另外一

个令我非常吃惊的是教育，我一天到晚批评香港

的教育，可是很多学生都到香港来读书，特别是中

国内地的学生，我现在最好的学生都是内地来的。
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每个内地学生到了香港都说

我不要回去。为什么？不是政治问题，他说回去要

帮他们的教授做奴隶式工作，不能发挥自己的学

术潜能。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内地教授那里有一

大堆项目让他们做，给教授打工。所以香港的教育

至少一部分还保留了学术自由和学术自尊，因为

大部分香港大学的老师都是从国外来的，像我这

种人早该退休了，可还没有退，香港的大学表面上

是非常官僚化、程序化的，或许有这些老师在，因

而维持了某种对于学术的尊重，师生关系也有种

种问题，可是毕竟保留了某种学术空间。

另外，我自己兴趣很广，在香港一上网什么都

查到了，不像在内地我昨天查今天查找不到了，要

买什么东西随时也可以订到，这就是一个开放的

城市。用香港的开放来对照一下当下的上海，可以

说上海在挖底蕴，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感觉上是

上海市政府花了很大工夫，也许上海的商人特别

是地产商比香港的地产商有文化，他们真的做了

一些功夫费了一番心思，将来能不能成我不知道。
比如说新天地是香港商人带进来的，当时上海人

跟在后面，但这次看外滩源，我觉得已经不是了跟

着香港人了，朋友带我们到二楼一件古旧的房子，

原来是一个台湾人开的店，专门卖“微热山丘”的
凤梨酥，完全是第一流的设计，就一张桌子在那

里，后现代的风格，黑乎乎地走上去，发现别有洞

天，我们喝一杯免费的茶，扬长而去。香港做不到

这样，为什么？因为里里外外到处挤满了人。今天

我们在外面走，原来法租界的那几条马路没什么

人，这太了不起了，上海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怎么

没有人呢？这在香港是难以想象的。今天走了几条

街道，都是当年法租界的马路，我在路上问，这条

马路原来法文名是什么？朋友马上用手机一查，上

海人早就研究出来了这条路原来的法文是什么。
上海人似乎对于自己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别敏感。
不管是商人还是学生，似乎无形之间做了很多工

作，现在也越来越得到学界或者海外的承认了。也

许我作为外来人太喜欢上海，也许过誉了，不知道

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像外滩源这样的地方，我就相

当佩服。也许有人会说，这里太高档了，完全没有

人气，都是些名牌商店和高档住宅，旁边还有一个

最贵的酒店半岛酒店，也是香港人开的，这不就是

一种资本主义的高级消费空间吗？将来上海是不

是就走这一条路呢？我觉得不尽然。因为在不远的

地方就有两个老太婆在那里跳舞，上海什么公园

什么高档地方都有人在跳大妈舞，也许上海要靠

这个来救，这变成上海生命力最重要的也是最强

的一点。
一个文化真的要靠一种活生生的生命、集体

性的生命，把底蕴慢慢地挖掘出来。我认为最好不

要规划，可现在的矛盾在于，不规划不行，城市中

这么一大块地不规划怎么办？香港就是政府太无

能，完全交给地产商，好了，搞得乱七八糟，地价还

那么高。在这个意义上，我反而赞成政府做适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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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但问题是在规划过程中，是不是能够把上海

营造成为真正有文化意义的国际大都市？这个恐

怕很难讲。
罗岗：刚才李先生提到库哈斯的规划，我看他

最近有一个批评特别好，说的是现在全世界都在

推销“智慧城市”，但库哈斯认为“智慧城市”其实

是“愚蠢城市”，因为智慧城市追求的所谓安全和

舒适，实际上损害了城市中最重要的多样性和丰

富性。我感觉上海也有这样的问题，地标性建筑越

来越多，但都是高高在上，如你所批评的金融式图

腾；其次是上海的消费空间越来越 shopping mall
化，就是香港九龙塘“又一城”的模式，通过轨道交

通构建人群集聚的方式来刺激商业发展。李先生

特别注意到香港的草根文化或者说庶民文化非常

有活力，九龙城我也很喜欢，但九龙城草根文化存

在的前提条件是没有通地铁，如果轨道交通进去

了，九龙城的面貌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恰恰因为它

没有“接轨”，反而保留了独特的文化生态。
和香港一样，上海也有所谓“市民文化”，尤其

体现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上，说起来这也是《上海摩

登》原来应该关注却没有关注的一个领域。虽然这

种文化也在慢慢消失，但还是有很强的活力。最近

在上海有一本特别火的书叫《繁花》，这本书之所

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很多人都愿意去读它，是因

为这本书重写了富有质感的上海市民文化，而且

是在对照中进行“重写”：一边是作为现实的九十

年代，其实很无聊，就是男男女女，吃吃喝喝；另一

边是作为“回忆”的六十年代，那时的上海反而显

示出另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无论是城市空间，还

是日常生活，都具有一种简单质朴的繁复。一般人

肯定认为九十年代的上海要比六十年代的上海更

加有趣，但《繁花》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这种状况

和上海市民文化的源流密切相关。
倪文尖：我第一次去香港时有一个感受特别

深，就是刚刚李先生讲的香港的草根文化。那时应

该是世纪之交，接待我们的香港教授推荐游览的

地方就是庙街，说句实话，十五六年前，对于我们

来说，庙街有什么可看的？现在回头反思，可能这

几年上海的知识分子在观念的层面上越来越像老

罗一样，开始意识到上海自身的草根性和市民文

化的重要。但上海这些年来的快速发展和变化和

市民文化自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强势政

府。很多人都研究了上海为什么在最近二三十年

有这么大的变化和发展，客观上讲和强势政府的

能力———尤其是以区为单位的竞争———非常有关

联，具体说是官和商的互动与合作，在这个意义

上，上海的市政能力与国际性已经成为上海个

性———不是贬义上的———的一部分。这使得如要

像香港讲“草根文化”那样，讲上海市民文化到底

是什么，也就变得很困难了。光有艺术还不行，这

种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也许刚刚萌芽。我觉得，

上海原来是好几块，上只角、下只角之间的断裂

很明显，现在加上新移民，又有了新的断裂，这也

可能导致最近这些年有一种文化的萌芽或自身的

变化。
李欧梵：上海的里弄文化怎么样？不是有很多

人研究里弄吗？

罗岗：上海还有里弄，也有里委会，但现在的

表述是把“里弄”称为“社区”，“里弄文化建设”就变

成了“社区文化建设”，或者更宽泛地把基层社会

建设称之为“社区建设”，“社区”变成“基层社会”的
代称，但在行政架构上还是保留里委会或居委会。
这里面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来自传统，上海因为最

初的石库门建筑而形成了里弄的规划；其次则是

因为 1949 年之后居委会的管理叠加在里弄的布

局上，而在居委会之上则形成上海基层最重要的

管 理 单 位 街 道 办 事 处 ，街 道 办 事 处 对 整 个 街

道———也可以视为一个大的社区———的规划有非

常大的影响。譬如我前段时间参加新江湾街道的

规划会议，这个街道包含了复旦大学新江湾校区，

也是地铁一个终点站。新江湾街道规划的核心问

题是，街道的居民基本上都是新移民，而且社会层

次和文化层次比较高，不是像以前静安区的普通

居民动迁到新静安城，这就比较强调要打造一个

高层次的新江湾文化。由此可见，街道在影响当地

文化上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欧梵：香港好像是自动自发，乱七八糟。警

察说你不能在这里乱卖东西，卖东西要有一个执

照，那个执照是爸爸死了，儿子不能继承，需要重

新申请。相比之下，上海的规划性很强，也许就是

你们说的市政能力一路下来。
你们说我的书里完全没有市民生活、日常生

活的问题，其实也有，因为《上海摩登》研究了张爱

玲，张爱玲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写小市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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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从哪个里弄走到什么地方，然后去哪家商店买

东西，哪家餐馆吃饭约会。所谓“怀旧”不就是“怀”
这些地方的“旧”吗？一个都市文化不只是几个建

筑而已，建筑可以带动的空间不一样。《上海摩登》
确实里弄文化写得太少，没有搞清上海的日常生

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书里写的基本上是作家，我

脑子里想的全是新感觉派，没有进入到社会空间

的层面。现在不同了，文化地理学很兴盛，是一门

显学。很自然让人关心这类问题。
我举一个怪例子吧，当年得过诺贝尔奖的埃

及作家马哈福兹，他写的小说就讲街道，他每天

在那里吃早点喝咖啡，他就写这个，得了诺贝尔

奖。他的书也成了文化研究很关心的问题，那就

是市民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香港底下

阶层的日常生活同样非常精彩，你愿意去买菜就

能在菜场体会到这样的生活，我陪我老婆买菜，

她嫌我太慢，就让我坐在那里，我就听周围的老

头老太太讲话，他们早上把麦当劳和星巴克都

“占领”了，礼拜六快餐店咖啡馆都坐得满满的，

他们也不管，一上午泡在那里，老头老太要找聊

天的地方，香港没有地方聊天，就跑到那里去了。
更不要说茶餐厅，人满为患，看香港电影就知道

那种状况了。上海有没有港式的茶餐厅？香港到

处都是茶餐厅，所以到处都弥散着茶餐厅的那种

味道，香港是一个有味道的城市，你闻着那个味

道就感受到乡愁。我还不完全是个香港人，只能

算半个香港人，但很喜欢鱼蛋面，特别是鱼蛋那

个味道，这就是香港的味道。上海也有上海的味

道，我这次来上海还没有感觉到。记得第一次来

上海我感受到了，我跑到以前的大世界附近去吃

面条，上海面条加上白斩鸡，还没有到那里，就已

经闻到那种味道，这就是上海的味道。

欧洲的城市也有这样的味道。譬如西班牙的

巴塞罗那，我最佩服巴塞罗那的地方，就是它的街

市，卖菜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吃到最好的巴塞罗那

的菜，便宜得不得了，坐在那个小店里面，我本来

不喜欢吃海味的，但到哪里每餐都能吃完，我老婆

可以作证。这个城市的文化不得了，到了书店一

看，所有的书都是两种语言摆在那里，欧洲的理论

大师的著作，一个一个放在那里，也是两种语言的

版本，确实惊人。这样的城市文化才真是了不起：

一方面是非常国际性的、思想性的文化；另一方面

则是真正的草根生活。两个方面可以互相影响，互

相提升，现在要说吃的话，听说世界十大名菜餐

馆，西班牙占了一半，最贵的菜要 200 欧，我们没有

去，老实讲太贵了，后来在一个小乡村里，我们吃

了 50 欧一份菜的餐馆，从下午 1 点半吃到 5 点，真

是精彩，各种装菜的碟子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饮

食文化同样代表了一种城市的文化。
我心目中的上海，确实有很多都没有写进《上

海摩登》。当时从文学作品中也看到不少，包括王

安忆的作品及其他人的作品。《繁花》我刚刚开始

看，开头也是在街市上，老板娘说什么，老板说我

晚上怎么样……从菜市场开头，我觉得这本小说

很好，当然还没有看完，不能完全下判断，可我也

听到了反面意见，在杭州就有人表示不喜欢《繁

花》，他们说上海人太喜欢那种腔调别人却不知道

为什么。我想杭州也有杭州的味道，他们不一定喜

欢《繁花》中上海的味道，这也很正常。

（作者单位：香港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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